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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送你一首诗

油菜花的春天
流 泉

如果不小心
把春天弄丢了
请把这一片金黄的油菜花，别在大地鬓角上
别在我们一路走过的羁途上

无数远离春天的时光
我们紧攥黄金般的想象，想象中小南风的温暖
人的一生是河流中最具风华的那一小段
在流逝中
承接人间的花开花落

浸润在数不清的轮回里，我们一次又一次
触抚，油菜花一样的
短暂的美

短暂的被岁月反复包浆的永恒。当我们学会告别
学会在刀锋一样的闪电中
隐藏起众多的伤口

我们就把油菜花
当成一剂良药，那些金黄的，明亮的
是治愈，也是重塑

用一片油菜花去铺排未来
我们将剩下来的那一个个不被风带走的执念
都叫春天

或者说，春天是从人心长出来的

听春雨
大 喜

春天新生，婴儿的
第一次叫唤总是有些含混
甚至口吃
别急，多练习几下就好了

人世间已经达成的一个共识是
——雷声虚幻
而唯有树枝
留住了闪电的癖好
而画家的描摹不免略显执拗

像数十只野猫
冲过屋瓦赴约
当骤然停顿在悬崖边时
你对婴儿学步的担忧却是多余

在屋内，或在旷野
春天的父亲分拣着
春天母亲拔节的揪心

春天的土豆
朱 琳

春天是向上的天空
草木烧成灰烬
捂住土豆的伤口
一点点修复
一点点舒展，饱满，长大
有时候
我们就是刚刚从土里醒来的土豆
忍着疼
和万物一起生长

春天的日记
季春燕

友人赠我一本笔记本
我很喜欢，但又不知道记点什么
日子琐碎，却也很美好

无意间，望向窗外
树梢新发的绿叶，每天生长一点点
不知不觉，就爬满了整个春天

樱花落了，樱花开了
不如在春风里
见一面

抒 怀
郁 颜

早起，捻诗一枚
这时光中沉浮的玩意儿
如此不合时宜
却愈显可贵

我一介宅男，喜拿旧书当枕头
却很少去读
你可不知，春风吹动窗帘时
独自放歌最应景

有时想想，所谓的大好时光
也无非就是
背靠青山，学枝头鸟鸣——
唧唧、喳喳、吱吱
嘶嘶、啾啾、咕咕……
彼时，悲欣全无

春 事
朱海琼

转角的玉兰花蓦然开了
一簇簇紫色的火焰在枝头燃起
法国梧桐矗立在街边的玻璃窗前
枝桠的镜像在阳光下泛出幽幽绿意

关闭了暖空调的房间里
冲泡好的绿茶，杯上盘旋着热气
步履匆匆的白色斑马线尽头
风儿解开行人的大衣

墨迹天气总是那么善解人意
让久居异乡的人，快速读懂季节的唇语
在三月，所有坚硬的事物
都已经学会了柔软

友人带来老宅门口油菜花开的消息
我想起已经多年，没有仔细看过春天
迫不及待启动的车轮
碾压过我长长的心事

春天于我，是一封从故乡寄来的信
我并不在五代的临安小住
可那里有我的吴越王，曾轻握我的手问：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春天确定无疑
林 下

晚风轻摇
玉兰花高举的酒盏
碎了一地

月光洒脱
嘘，莫惊醒林中少年
他与我一样
恋上了水中的幻影

从梦里拾得的诗句
不要急于归还
无事发生的良夜
风会吻住冰冷的铁

春天确定无疑
从不期许
你只管睡去
诗会一次次到梦里寻你

竹 林
何山川

晾衣服时，我听到鸟鸣
清脆，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风来，竹林还给鸟鸣配了和声
鸟儿飞走，竹林有了瞬间的晃动

晃动的幅度和鸟儿飞临时差不多
这一片竹林不大，就在院墙外面

但我时常觉得它是宇宙的中心
有着神秘的秩序

绿道行
陶雪亮

在好溪边，我的瞳孔
依次掠过
一只白鹭、一只野鸭、一个垂钓者
尽管只是一瞥，我确信
此刻，和我一样
如路边这一株粉白的杏花
有一抹淡淡欣喜

尽管，这初春新雨后，迎面
拂过来的风，还有一丝丝冬天的余味

清晨，豆花和我
叶丽隽

连续几天雨后，各色菌菇会在一夜之间拱出泥土
硕大伞盖上，还沾着细碎的草叶

小柴犬“豆花”只是探出鼻子，嗅一嗅就绕开了
比起菇类，它更喜欢跳虫和雀鸟，粉蝶或酢浆草花

一大早，它遛着我，在这片林子里尽情地撒野
穿梭于各种树木间，并时不时留下印记

哼哧哼哧的，每一天，它都在拓展着疆域
四蹄如流，掠过满地的浆果、落叶和草尖上的露珠

有时，它拉着踉踉跄跄的我，向着虚空纵身一跃
我还没准备好，未及发声，也不知要去向哪里

清风拂面，早晨的第一缕曦光，转动着林间密码
在我们凌空的脚下，醒来的大地正咔咔作响

当我们开始真正爱春天
绿野小树

碧蓝的天空，高飞的纸鸢
满地撒欢的牛羊，和孩童
陌上摇曳的花儿
都只是春天的一部分

还有那么多潮湿的日子
泥泞的心情，需要打理
山野的杂草，河边的落英
也需要我们去关怀

当我们开始真正爱世界
爱它的完美与残缺
简单或复杂
繁盛，或荒芜

（丽水市作家协会编选）


